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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燕
玲
下
個
月
中
面
臨
巨
大
挑
戰
，
她
將
參
演
音

樂
劇
︽
半
生
緣
︾，
但
並
非
以
演
員
身
份
出
現
，
而
是

以
歌
手
姿
態
出
現
，
共
要
演
唱
八
首
英
文
歌
，
為
此

金
燕
玲
差
點
要
辭
演
，
雖
然
當
年
曾
出
過
一
張
唱

片
，
曾
走
埠
兩
、
三
年
，
但
多
年
來
一
直
以
拍
戲
為

主
，
久
沒
唱
歌
，
如
何
應
付
巨
大
的
演
出
壓
力
。
此
外
，

她
更
要
暫
時
放
棄
她
至
愛
的
交
際
舞
。

﹁
當
此
劇
的
音
樂
總
監
于
逸
堯
告
訴
我
要
唱
英
文
歌

時
，
我
差
點
昏
了
，
問
他
們
有
沒
有
搞
錯
，
曾
害
怕
得
一

度
想
辭
演
，
他
們
卻
對
我
信
心
十
足
，
我
也
很
想
挑
戰
自

己
，
便
答
應
下
來
，
馬
上
我
便
跟
老
師
學
唱
歌
，
天
天

練
，
不
敢
怠
慢
。
﹂

她
特
地
給
我
聽
她
主
唱
的
︽
半
生
緣
︾
主
題
曲
，
馬
上

明
白
于
逸
堯
為
何
要
指
定
由
金
燕
玲
負
責
唱
歌
部
分
，
因

為
她
的
歌
聲
能
帶
觀
眾
入
戲
，
不
光
是
唱
，
是
用
感
情
來

唱
。
她
卻
謙
說
：
﹁
我
的
噩
夢
開
始
了
。
﹂

為
了
這
九
場
演
出
，
金
燕
玲
開
始
戒
咖
啡
、
戒
凍
飲
和

戒
酒
，
問
她
：
﹁
你
的
好
友
蘇
絲
黃
是
食
評
家
，
又
會

煮
，
她
可
有
煲
補
聲
補
氣
湯
水
給
你
做
好
準
備
？
﹂

﹁
也
有
，
她
還
搞
笑
地
說
，
由
她
來
代
我
演
，
我
沒
她
好
氣
。
﹂
金

燕
玲
的
另
一
閨
中
密
友
關
之
琳
則
答
應
定
會
去
捧
場
。

至
於
她
的
女
兒E

m
m
a

已
經
長
得
亭
亭
玉
立
：
﹁
她
已
出
來
工
作

了
，
本
來
她
會
來
看
，
但
因
英
國
有
公
司
聘
請
她
，
她
要
趕
回
去
上

班
，
沒
機
會
看
。
﹂

金
燕
玲
近
年
愛
上
跳
交
際
舞
，
天
天
要
跟
老
師
練
舞
，
每
天
最
少
兩

個
小
時
：
﹁
我
很
喜
歡
很
喜
歡
跳
舞
，
這
是
我
唯
一
的
興
趣
，
我
可
以

不
買
珠
寶
和
時
裝
，
把
所
有
錢
用
來
學
舞
。
﹂
如
果
金
燕
玲
跟
世
界
級

老
師
學
舞
，
每
小
時
學
費
二
千
五
百
港
元
，
跟
普
通
資
格
的
老
師
也
需

七
百
港
元
一
個
小
時
，
單
是
學
費
每
月
支
出
不
菲
。

﹁
我
是
個
事
事
認
真
，
追
求
完
美
的
人
，
愈
學
跳
舞
愈
覺
得
自
己
不

足
，
愈
要
學
，
為
了
︽
半
生
緣
︾
我
跟
老
師
學
唱
歌
，
也
唱
出
癮
來
，

做
完
舞
台
劇
，
我
會
繼
續
學
。
﹂
金
燕
玲
說
。

為
了
籌
備
舞
台
劇
，
她
要
暫
別
交
際
舞
，
十
分
大
犧
牲
，
我
提
議
劇

團
應
加
一
場
交
際
舞
給
金
燕
玲
表
演
身
手
，
我
欣
賞
過
她
的
舞
藝
，
十

分
了
得
，
觀
眾
必
拍
爛
手
掌
。

采風F e a t u r e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2012年8月29日(星期三)

百
家
廊
陳
　
莉

金燕玲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近
接
北
京
清
華
大
學
建
築
學
院
教
授
朱
鈞
珍
女

士
惠
贈
︽
中
國
近
代
園
林
史
︾，
煌
煌
巨
著
，
令
人

肅
然
起
敬
。

朱
教
授
在
寫
到
︽
中
國
文
人
園
林
︾
一
節
時
寫

道
：
﹁
在
動
亂
的
魏
晉
六
朝
，
私
園
發
展
到
了
以

前
從
未
有
過
的
高
度
，
從
而
奠
定
了
中
國
私
園
類
型
的

基
礎
。
而
中
國
的
私
園
往
往
又
是
和
文
人
、
富
商
聯
繫

在
一
起
的
，
富
商
有
了
錢
常
常
要
附
庸
風
雅
一
番
，
於

是
所
謂
文
人
園
林
就
成
了
中
國
私
人
園
林
的
主
流
。
﹂

以
上
這
段
話
，
很
有
見
地
。
但
是
私
園
除
了
與
文

人
、
富
商
聯
繫
在
一
起
外
，
還
與
官
員
連
結
在
一
起
。

後
者
也
是
普
遍
現
象
。

退
思
園
和
園
主
任
蘭
生
也
是
一
例
。

朱
鈞
珍
是
香
港
學
界
熟
悉
的
名
字
，
她
曾
任
︽
香
港

園
林
︾
的
主
編
，
著
述
等
身
。

提
起
中
國
的
園
林
家
，
我
首
先
想
起
的
是
同
里
的
計

成
。計

成
是
明
代
著
名
造
園
大
家
，
他
的
名
字
，
早
已
遐

邇
海
內
外
，
反
而
在
現
代
中
國
，
差
點
被
埋
沒
。

計
成
畢
生
心
血
結
晶
的
︽
園
冶
︾，
影
響
深
遠
。
這
本
著
作
攏
括

了
中
國
古
代
園
林
藝
術
的
精
華
，
成
為
明
代
以
後
江
南
園
林
藝
術

不
可
或
缺
的
參
照
，
以
致
中
國
的
古
典
名
著
筆
下
的
園
林
，
都
是

以
︽
園
冶
︾
為
根
據
。

闞
鐸
在
︽
園
冶
識
語
︾
特
別
提
到
：
其
一
，
﹁
掇
山
一
篇
，
為

此
書
結
晶
。
內
中
如
園
山
、
廳
山
、
樓
山
、
閣
山
、
書
房
山
、
內

室
山
諸
條
確
為
南
中
小
品
。
不
但
為
北
地
所
稀
，
即
揚
州
亦
不
多

見
。
﹂
其
二
，
﹁
惟
明
人
傳
奇
繡
像
，
如
︽
西
廂
記
︾、
︽
荊
釵
記
︾

等
，
不
下
百
種
，
而
︽
金
瓶
梅
︾
尤
為
巨
製
，
其
中
所
繪
園
林
背

景
、
窗
欄
、
裝
折
及
陳
設
，
製
作
精
確
，
具
有
典
型
。
試
取
︽
園

冶
︾
圖
樣
，
一
為
印
鑑
，
來
歷
分
明
。
﹂

明
代
的
︽
西
廂
記
︾、
︽
荊
釵
記
︾、︽
金
瓶
梅
︾
關
於
園
林
的
描

寫
文
字
，
固
然
參
考
了
︽
園
冶
︾，
爾
後
的
︽
紅
樓
夢
︾
等
也
不
例

外
。計

成
的
︽
園
冶
︾
對
造
園
的
方
方
面
面
都
兼
顧
到
了
。
全
書
計

分
三
卷
，
卷
一
興
造
論
裡
，
一
是
相
地
，
二
是
立
基
，
三
是
屋

宇
，
四
是
裝
折
；
卷
二
欄
杆
；
卷
三
之
一
是
門
窗
，
二
是
牆
垣
，

三
是
鋪
地
，
四
是
掇
山
，
五
是
選
石
，
六
是
借
景
。

這
本
書
因
由
阮
大
鋮
作
序
，
因
政
治
原
因
，
曾
被
封
殺
，
差
點

失
傳
。

阮
大
鋮
是
明
末
政
治
人
物
、
著
名
戲
曲
作
家
。
以
進
士
居
官

後
，
先
依
東
林
黨
，
後
依
魏
忠
賢
閹
黨
，
崇
禎
朝
終
以
附
逆
罪
罷

官
為
民
。
計
成
請
其
寫
序
，
當
然
被
目
為
附
逆
了
。

還
幸
︽
園
冶
︾
後
流
出
海
外
，
在
日
本
、
歐
洲
流
行
，
被
譯
成

英
、
日
文
，
現
有
中
文
版
是
由
有
心
人
從
外
國
版
本
再
轉
譯
的
。

日
本
造
園
名
家
多
靜
博
士
曾
稱
許
︽
園
冶
︾
是
﹁
世
界
最
古
之

造
園
書
籍
﹂。

我
想
，
計
成
至
死
也
不
知
道
他
的
著
作
以
後
會
在
國
外
風
行
起

來
，
他
是
遺
恨
而
終
的
。

計
成
童
年
時
，
在
同
里
會
川
橋
邊
生
活
過
，
舊
有
故
居
五
進
三

十
五
間
，
後
一
直
由
其
後
裔
計
重
蘭
等
居
住
，
歷
百
年
風
雨
，
終

因
年
久
失
修
而
傾
圯
。
一
九
九
一
年
，
園
林
學
家
陳
從
周
來
同
里

考
察
，
曾
提
議
建
造
﹁
計
亭
﹂，
以
示
永
久
紀
念
。
計
成
故
居
沒
有

被
完
全
修
復
，
牆
身
及
內
裡
建
築
都
老
化
、
風
化
了
，
倒
是
紀
念

他
的
計
亭
，
卻
建
在
靜
思
亭
內
。
雖
是
普
通
的
亭
子
，
也
好
教
後

人
對
這
位
早
年
被
政
治
扼
殺
的
園
林
大
師
去
靜
思
追
念
一
番
了
！

計
成
故
里
就
是
在
同
里
鎮
魚
行
街
一
八
六
號
。
從
退
思
園
想
到

計
成
，
想
到
生
於
斯
、
卒
於
斯
︵
葬
於
離
同
里
不
遠
的
松
陵
鎮
︶，

一
代
宗
師
，
令
人
唏
噓
不
已
。

︵︽
同
里
的
躑
躅
︾
之
五
︶

造園大家計成
彥　火

琴台
客聚

周
前
香
港
電
台
電
視
部
由
唐
敏
明

監
製
，
製
作
了
一
輯
五
集
粵
籍
華
人

一
百
六
十
年
前
移
民
美
國
西
岸
參
加

建
設
貫
通
美
國
東
西
岸
之
﹁
太
平
洋

鐵
路
﹂
的
血
淚
經
歷
，
他
們
離
鄉
萬

里
節
衣
縮
食
寄
回
零
星
﹁
美
金
﹂—

—

美

元
，
便
是
百
年
來
都
被
稱
﹁
金
山
客
﹂
的
史

實
。
當
年
美
國
華
僑
多
是
同
鄉
族
群
，
一
戶

帶
數
人
地
相
連
﹁
過
埠
﹂，
所
以
在
美
國
的

華
僑
多
數
說
台
山
話
。
及
至
上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
做
東
西
運
輸
之
商
船
貨
輪
船
員
多
為

珠
三
角
客
家
子
弟
，
陸
續
到
美
國
便﹁
跳
船
﹂

上
岸
，
美
國
東
岸
唐
人
說
客
家
話
的
漸
多
。

是
以
初
期
美
國
華
僑
組
織
之
﹁
堂
口
﹂
以

﹁
安
良
堂
﹂
和
﹁
協
勝
堂
﹂
為
主
，
統
一
語

言
是
台
山
話
，
五
十
年
代
後
多
了
一
個
﹁
崇

正
會
﹂
及
﹁
東
安
會
所
﹂
以
客
家
話
為
鄉
里

流
通
語
。
但
到
了
八
十
年
代
後
至
今
時
今

日
，
中
國
北
方
移
民
到
美
加
居
留
的
漸
多
，
紐
約
、
洛

杉
磯
、
多
倫
多
、
溫
哥
華
等
地
都
滿
街
是
普
通
話
﹁
國

語
﹂
了
。

同
樣
地
域
語
言
最
強
的
香
港
、
澳
門
近
年
也
隨
街
是

﹁
煲
冬
瓜
﹂
說
普
通
話
的
人
，
早
年
民
國
後
以
至
中
共

立
國
都
強
調
﹁
普
通
話
﹂
為
中
國
統
一
語
言
。

中
國
人
赴
外
國
移
居
謀
生
，
﹁
族
以
群
居
﹂
之
地
域

性
半
世
紀
前
仍
是
地
方
鄉
黨
型
，
分
流
很
強
。
如
華
人

眾
多
之
東
南
亞
星
、
馬
、
泰
、
印
尼
以
廣
東
省
潮
州

人
、
客
家
人
為
多
，
聚
居
越
南
︵
舊
稱
安
南
︶
及
柬
埔

寨
︵
舊
稱
高
棉
︶
則
頗
多
是
番
禺
、
順
德
之
﹁
廣
府

人
﹂，
因
此
這
些
地
區
早
年
粵
劇
十
分
發
達
，
有
些
粵

劇
老
倌
專
門
在
南
洋
星
、
馬
、
泰
、
越
南
等
地
方
演

出
，
不
必
回
粵
劇
始
源
地
廣
東
表
演
已
經
能
賺
到
衣

食
住
行
，
這
些
就
被
稱
為
﹁
下
四
府
老
倌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後
香
港
無
㡊
電
視
征
服
東
南
亞
，
連
帶
電

視
劇
和
粵
語
流
行
曲
也
﹁
橫
掃
﹂
亞
洲
。
馬
來
西
亞

分
東
馬
︵
婆
羅
洲
山
打
根
地
區
︶
和
西
馬
︵
吉
隆
坡

檳
城
地
區
︶
漸
變
成
粵
語
流
通
區
，
儼
然
是
廣
東
外

兩
省
了
。

當
然
這
些
地
區
如
今
一
樣
成
為
了
普
通
話
地
帶
，
由

此
看
來
，
今
時
今
日
才
真
是
﹁
普
通
話
通
天
下
﹂
哩
。

普通話通天下
阿　杜

杜亦
有道

我
們
死
後
到
底
會
下
甚
麼
樣
的
地
獄
？

抵
受
不
住
城
中
新
書
店
開
幕
的
誘
惑
，
向

來
怕
熱
鬧
的
我
懷
㠥
欲
拒
還
迎
的
心
情
在
書

店
試
業
的
那
晚
去
探
險
。
雖
然
店
內
確
實
人

頭
湧
湧
，
但
寬
敞
的
空
間
設
計
令
人
不
覺
擠

擁
得
不
能
接
受
，
使
我
感
到
喜
出
望
外
。
更
難
得

的
是
，
店
中
確
有
很
多
在
一
般
香
港
書
店
未
見
的

書
籍
，
原
本
只
打
算
逛
逛
的
我
，
最
後
卻
捧
㠥
過

千
元
的
收
穫
回
家
。

翻
閱
剛
買
下
的
書
籍
，
有
趣
地
發
現
當
中
兩
本

也
與
地
獄
有
關
：
一
本
是
關
於
一
位
父
親
如
何
犧

牲
自
己
，
勇
闖
地
獄
拯
救
慘
死
的
小
兒
子
的
小

說
。
小
說
的
開
首
，
是
講
述
長
大
後
的
兒
子
如
何

替
自
己
及
父
親
復
仇
的
殺
局
，
情
節
張
力
十
足
，

但
卻
暗
示
了
全
書
冤
冤
相
報
的
悲
慘
格
局
，
大
概

是
兒
子
成
功
復
活
，
但
懷
㠥
怨
恨
的
生
命
與
身
處

地
獄
又
有
何
分
別
？
所
以
佛
家
說
世
界
到
處
也
是

淨
土
，
到
處
也
是
地
獄
，
分
別
只
在
於
我
們
是
一
念
放
下
，

還
是
一
念
執
㠥
！

第
二
本
關
於
地
獄
的
書
，
則
是
介
紹
不
同
民
族
的
死
後
世

界
的
資
料
性
書
籍
，
它
首
先
簡
短
地
將
不
同
的
地
獄
分
成
了

﹁
悲
觀
﹂、
﹁
樂
觀
﹂、
﹁
倫
理
標
準
﹂、
﹁
死
法
重
視
﹂
及

﹁
靈
魂
育
成
﹂
五
大
類
，
佛
道
所
指
人
死
後
會
按
罪
行
而
下
不

同
地
獄
受
苦
的
死
後
觀
，
便
是
所
謂
﹁
倫
理
標
準
﹂
的
地

獄
，
另
外
所
謂
﹁
靈
魂
育
成
﹂
者
，
則
是
柏
拉
圖
建
構
的
死

後
地
圖
：
人
的
靈
魂
雖
然
不
滅
，
但
卻
要
透
過
知
識
才
能
變

得
完
整
，
才
能
得
到
解
放
。

為
何
每
個
民
族
也
有
各
自
的
死
後
世
界
觀
呢
？
從
感
性
角

度
去
解
答
，
這
因
為
我
們
全
都
恐
懼
死
亡
，
也
為
親
朋
摯
友

的
逝
世
而
悲
傷
，
所
以
相
信
人
死
後
仍
會
以
另
一
種
方
式
存

在
，
能
令
人
感
到
安
慰
。
不
過
，
我
個
人
傾
向
相
信
沒
有
地

獄
，
因
為
正
如
︽
周
易
︾
所
指
，
生
命
不
過
是
在
不
停
﹁
消
﹂

與
﹁
息
﹂，
然
後
又
再
重
新
開
始
，
所
以
︽
周
易
︾
的
最
後
一

卦
是
﹁
未
濟
﹂
：
一
切
也
未
有
答
案
！

地獄遊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有
個
笑
話
說
，
一
個
人
在

床
上
不
停
地
唱
歌
，
有
時
會

趴
㠥
來
唱
，
有
時
會
躺
㠥
面

對
天
花
板
而
唱
，
父
親
覺
得

奇
怪
，
但
問
為
何
時
而
這
樣

時
而
那
樣
，
得
到
的
回
答
是
，
躺

㠥
唱
時
，
唱
的
是
唱
片
第
一
面
的

歌
，
唱
片
反
過
來
後
，
便
趴
㠥
唱

了
。這

樣
要
翻
面
的
唱
片
，
是
以
前

黑
膠
唱
片
的
時
代
才
會
有
的
事
。

如
今
要
聽
歌
，
要
不
就
面
對
電

腦
，
要
不
就
戴
㠥
耳
機
，
就
算
聽

C
D

，
也
不
需
翻
面
了
。
所
以
，

自
從
有
了C

D

之
後
，
那
時
才
長

大
的
歌
迷
，
可
能
不
會
理
解
這
個

笑
話
的
含
意
，
因
為
什
麼
叫
翻

面
？
那
一
代
是
不
知
道
的
。

我
有
個
朋
友
，
就
特
別
迷
戀
可

以
翻
面
的
黑
膠
唱
片
。
記
得
有
一

次
在
街
上
遇
到
他
，
問
他
去
哪
裡
，
他
說
去

找
舊
時
的
黑
膠
唱
片
。
內
人
因
為
時
常
逛
賣

舊
貨
的
店
舖
，
便
對
他
說
，
那
些
店
裡
都
有

不
少
這
類
唱
片
，
他
聽
後
興
奮
極
了
，
立
即

要
了
地
址
說
去
尋
寶
了
。
之
後
，
內
人
多
次

在
舊
貨
店
看
到
他
低
頭
找
尋
。
似
乎
他
一
有

空
，
就
做
㠥
尋
找
翻
面
唱
片
的
事
。

時
代
改
變
了
，
要
聽
可
以
翻
面
的
黑
膠
唱

片
，
必
須
要
有
舊
時
的
設
備
，
而
這
樣
的
設

備
，
不
但
難
尋
，
而
且
價
格
不
菲
。
所
以
，

多
數
人
都
在
搬
家
時
把
黑
膠
唱
片
廉
價
出

售
，
而
改
用
人
人
口
中
認
為
更
方
便
的C

D

了
。不

過
，
原
來
世
上
也
有
例
外
的
人
，
像
我

那
位
朋
友
，
就
鍾
情
翻
面
。
像
日
本
作
家
村

上
春
樹
，
就
說
過
雖
然
很
多
人
把
黑
膠
賣
掉

改
買C

D

，
但
他
到
如
今
還
是
常
常
把C

D

賣

掉
而
改
買
黑
膠
翻
面
的
唱
片
。
他
認
為
唱
片

必
須
要
能
翻
面
才
有
聽
音
樂
的
樂
趣
，
他
也

曾
呼
籲
出C

D

時
，
要
能
翻
面
，
但
卻
沒
有
人

理
會
。

我
的
朋
友
以
及
村
上
春
樹
，
不
知
他
們
在

床
上
哼
歌
時
，
會
不
會
也
做
出
那
個
笑
話
中

的
翻
面
動
作
？

可以翻面的唱片
興　國

隨想
國

如
果
說
桐
野
夏
生
針
對
團
地
的
局
部
特
性

來
加
以
刻
劃
，
那
麼
流
行
小
說
天
王
赤
川
次

郎
就
可
謂
把
團
地
的
負
面
形
象
盡
情
匯
集
，

然
後
於
︽
住
宅
區
事
件
簿
︾︵82

︶
來
一
次
大

清
算
。
是
的
，
就
團
地
中
的
互
相
監
視
風

氣
，
差
不
多
貫
徹
於
全
書
的
所
有
篇
章
內
，
而
尤

其
具
體
化
地
以
﹁
人
言
可
畏
﹂
的
謠
言
傷
人
於
無

形
的
方
法
展
示
，
自
然
就
以
︿
禁
止
私
語
﹀
最
為

明
晰
，
馬
場
先
生
及
太
太
一
家
人
正
因
為
不
擅
辭

令
及
交
際
，
於
是
前
者
被
描
黑
為
毒
殺
兔
子
的
變

態
狂
，
而
母
親
也
是
會
推
他
人
小
孩
下
坑
報
復
的

惡
毒
婦
，
一
家
人
最
終
也
只
可
搬
走
作
結
。

至
於
如
桐
野
夏
生
於
︽O

U
T
—

主
婦
殺
人
事

件
︾
提
及
的
主
婦
兼
職
背
景
，
赤
川
次
郎
在
︿
副

業
﹀
中
也
有
異
曲
同
工
的
發
揮
，
雖
然
這
一
次
不

致
成
為
集
體
肢
解
屍
體
的
恐
怖
劇
場
，
但
本
來
生

活
無
憂
的
綾
子
因
為
丈
夫
被
貶
職
成
﹁
窗
邊
族
﹂，

於
是
也
被
迫
出
外
掙
錢
以
維
持
所
需
，
還
差
一
點

陷
入
桃
色
陷
阱
，
全
因
女
兒
留
守
家
中
險
釀
成
煤

氣
中
毒
才
得
以
懸
崖
勒
馬
。
不
過
﹁
團
地
妻
﹂
的

色
慾
陷
阱
，
最
終
也
在
︿
收
信
人
不
詳
的
信
﹀
中

處
理
，
小
說
提
及
團
地
內
有
﹁
主
婦
賣
淫
集
團
﹂

的
存
在
，
亦
因
為
有
一
次
被
早
退
的
丈
夫
回
家
撞

破
醜
事
，
結
果
險
些
釀
成
殺
妻
的
命
案
，
於
是
令

到
團
地
內
的
夫
妻
泛
起
一
股
互
相
猜
疑
的
風
氣
，

而
彼
此
甚
至
熱
衷
於
捕
風
捉
影
去
進
行
獵
巫
行

動
，
結
果
自
然
又
擾
攘
一
番
勢
成
鬧
劇
。

我
覺
得
有
趣
的
事
，
在
流
行
文
本
中
的
團
地
，

似
乎
壓
倒
性
地
與
好
事
扯
不
上
關
係
。
即
使
撇
開

以
上
的
團
地
定
見
元
素
不
談
，
在
︽
住
宅
區
事
件

簿
︾
的
其
他
短
篇
中
，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赤
川
次
郎

的
明
顯
不
過—

—

就
是
不
分
老
幼
，
在
團
地
中
生
活
的
人
均

﹁
病
況
﹂
堪
憂
。
︿
天
外
來
聲
﹀
的
中
北
老
夫
婦
正
是
不
斷
以

投
訴
他
人
製
造
噪
音
為
樂
，
後
來
更
因
為
自
作
自
受
對
空
屋

存
音
疑
神
疑
鬼
而
崩
潰
下
來
。
︿
罪
的
象
徵
﹀
更
加
明
顯
，

被
認
為
是
精
英
分
子
的
村
上
原
來
是
戀
母
狂
，
而
身
為
老
師

的
今
里
則
是
電
車
癡
漢
。
而
在
︿
多
餘
的
拍
賣
﹀
中
，
岩
淵

夫
妻
甚
至
冒
認
抵
罪
，
原
來
不
過
是
為
了
保
護
盜
竊
狂
的
兒

子
阿
進
。
作
者
對
團
地
的
負
面
刻
劃
，
恰
好
可
曲
線
反
映
出

日
本
人
對
社
會
約
制
的
諸
種
不
滿—

—

由
團
地
多
位
於
偏
遠
市

郊
致
令
上
下
班
交
通
時
間
大
增
，
乃
至
屋
貸
與
工
作
壓
力
的

扣
連
等
等
，
於
是
團
地
不
得
不
背
負
上
無
辜
的
污
名
存
在
下

去
。 作為問題集中營的團地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一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過來了。
雲南人，他們用家鄉話和普通話交替㠥大聲

喊，因為要穿透厚厚的玻璃：「請給我們開開車
窗，我們已經等了兩天了。請給我們開開車窗，
讓我們上一下車。」
不知道他們怎麼這麼笨，已經等了兩天，還沒

有擠上火車。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一對情侶，這種
時候分辨不出來。放假時候同鄉們搭伴回家，任
何學校都是這樣的。女孩子哭㠥，手上還拖㠥行
李。女同學總喜歡帶很多的行李。行李在泥污很
厚的地上刮出寬寬的痕跡，很髒。女孩子蓬頭垢
面，臉是灰色的，然而油光浮現。男孩子一隻手
提㠥行李，另一隻手握㠥她，一邊走㠥一邊對㠥
車窗裡的學生喊，聲音裡幾乎不含希望。他用雲
南話，是想要找到會同情他們的老鄉，或者學
生。
女孩子淚流滿臉。
我忍不住了，我對胡柯說：「給他們開車窗

吧。」
胡柯不准。除了他們兩個，還有很多的民工。

民工。民工。
我眼淚汪汪的，我看㠥胡柯，我說：「那個女

生好可憐。」——這是貴陽話，那個女生好可憐！
胡柯說：「你開了車窗，就沒有人可憐你了。」

這是貴陽人的、也或許是當時所有人的思維方
式，我聽得懂。
我忍住了。
過一會兒，他們又走回來。我忍不住了。胡柯

別開頭，不看我。我這隻蝗蟲的眼淚流出來了。
我曾經在鄭州車站等過兩天火車，我知道那種絕
望。

沒有開車窗，沒有讓他們爬進來。
胡柯不看我。
又一次，也是春運的時候，是和另一個老鄉一

起。我們的位置靠近車廂連接處。我們後排的人
不知怎麼沒有守好車窗。有時候根本不可能守住
車窗。民工有力扛千鈞之力，用他們隨身攜帶的
粗扁擔，撬開車窗，然後行李進來，然後十幾個
人進來。他們很團結。後排不要說位子，就是站
的地方也沒有了。我們還好，只是擁擠了一些。
突然一個四川人站到我面前，他臉色蒼白，冷

汗淋漓，雙眼緊閉㠥，沿㠥我坐位的側靠背就滑
了下去。他嘴裡說㠥：「我暈倒了，我要暈倒
了，誰有水，給我水。」我遞給他我的汽水，一
大瓶，幾乎沒有喝過，不敢喝，擔心吃喝過多需
要上廁所。
他打開咕嚕咕嚕喝去一大半，然後還給我。我

沒有接。我說不要了，你留㠥吧。他看上去很不
清潔，不過很和氣，很老實。他對我說了謝謝，
把汽水遞給他身後的女人。我才看見他老婆抱㠥
孩子坐在一大捆行李上。行李很軟和，他把他的
家人照顧得很好。我和老鄉相視一笑——我們那
時候經常這樣，這種笑很複雜，含㠥鄙夷。他的
孩子一直哭，空氣很悶，也很熱。孩子的衣服都
脫光了，妻子不停地給他扇風，還倒了些汽水擦
了擦他的身體。汽水是含糖的，擦洗身體並不舒
服，我當時這麼想，可是可以給他降溫，也不錯
了。
男人坐在地上打盹。不知道坐過了多少站，他

突然驚醒了，猛地站起來，說要下車。我很奇
怪，我說你不是四川人嗎？怎麼要下車？他不理
我。剛才的那點友好完全沒有了。他說車門那裡

下不去，他要開車窗下去。人們一聽他要開車
窗，馬上就大吼大叫㠥反對。車窗一打開就會有
「蝗蟲」鑽進來，人們不會讓他靠近車窗。他從地
上拾起他的粗扁擔——這好像是突然變化出來的
金剛棒，我一直沒有發現。他說不讓的話，他就
撬。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變成了另一個人，兇
猛，野蠻，惡氣，似乎不可阻擋。可這種時候有
文明人嗎？他沒有得逞。他還是從剛才趴進來的
那扇車窗跳下去了。
他的老婆，他的兒子，他的行李，最後是他，

消失在深夜的不知哪一個站台上。
車廂只是稍微鬆了一些，下去了很多人，也上

來了很多的人。

甲之熊掌 乙之砒霜
又吵了起來。一個軍人伸開兩臂，不讓人群移

向車廂連接處。很多人在罵他。他說那裡很危
險，擠了太多的人。會有什麼危險？從來沒有看
到過什麼危險，車廂連接處總是站㠥很多人，有
人這麼說。他不回答了。他穿㠥軍裝，身體魁
梧，要繞過他的手臂需要很大的力氣。他緊緊抓
㠥座位兩邊的靠背，任隨身體被推來搡去，任隨
搖晃㠥。他的身體像是一面富有韌性和彈性的
牆。可他臉色醬紫，滾下很多的汗。偶爾還有人
過來，他只說有危險，不讓過。不知他這麼做是
出於頑腐，還是出於對實情的洞察，也許他真的
為我們擋住了危險。那一刻，我很想為他擦汗，
或者給他喝一口水，但是我做不到。
然後我想上衛生間。按照常規，衛生間同樣會

塞滿了人。但是我看到有人在使用。我走過去，
才發現衛生間很髒，我幾乎要嘔吐出來。我馬上

退出來。有人拉住我，說我使用了衛生間不沖
洗。我對㠥那個大約45歲左右、身體結實粗壯的
乘務員說，這麼髒，我根本沒有用。她說，我親
眼看見的，都是你拉的。我心頭一陣噁心。這是
我聽到的最粗野的話。我無法解釋。我想叫我的
老鄉。但他是男同學，感覺很難為情。而且，可
能會吵起來，甚至會打起來。是的，我的老鄉會
的。我對這個看㠥十分野蠻的女人說，打掃衛生
是你們乘務員自己的事情。她說，你拉的，就是
你打掃。她揪㠥我的衣袖，不讓我走。我說不出
話來。那時候太小，太膽怯。「拉」，這個字，聽
起來很刺耳、很噁心，使我無法和她爭辯。我閉
上眼睛，說，怎麼打掃，沒有水。她說，你用掃
把掃。
我回到座位上，忍不住哭起來。老鄉問：你哭

什麼？我搖頭。老鄉還是問。我就說乘務員讓我
打掃廁所。他問你打掃了？我點頭。他生氣地站
起來。我拉住他，哭㠥說：算了，都已經打掃
了。
很多人移進廁所，被我打掃過的廁所。
我忍㠥，不想讓男同學看見我的眼淚，可是它

們撲索索地往下落。
他握㠥我的手，那時候，沒有男女朋友。

開往未來幸福的老火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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